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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两弹一星”精神是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形成于刚刚成

立就面对国外封锁和遏制的新中国，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两弹一星”精神与“两弹一星”事业相伴生长：

一方面，“两弹一星”精神源自“两弹一星”攻关的具体实践；另一方面，“两弹一星”精神又支撑了“两弹

一星”成就的取得。“两弹一星”精神是载人航天精神、探月精神、新时代北斗精神等伟大精神的重要源泉，

促进了科学家精神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新中国科学事业精神的体系，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具有重

要的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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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9月18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

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表彰

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并授予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决定》对 23位科技专家予以

表彰。江泽民同志在表彰大会上发表讲话，首次将

“两弹一星”精神的内涵概括为：热爱祖国、无私奉

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1]。

1 “两弹一星”精神产生的历史背景

1945年 8月，美国在日本广岛、长崎投下了两颗

原子弹，原子弹投下的当天，广岛死伤 8万多人，长

崎死伤6万余人[2]。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毁灭性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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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弹的两次轰炸，加速了日本的投降进程，也给全

世界带来了极大的震撼。原子弹爆炸是现代世界第一

个大科学工程——“曼哈顿计划”的重要成果。“曼

哈顿计划”集中了当时西方国家最优秀的核科学家，

动员了10万多人参加这一工程，历时3年，耗资20亿

美元。实际上，德国和日本法西斯在二战期间也投入

了相当的力量进行原子弹研发，但由于没能按照现代

大科学的方式协调足够大的资源和力量，最终都没有

获得成功[3]。

原子弹爆炸的消息传到中国后引起了很大的反

响，国民政府派遣物理学家吴大猷、化学家曾昭抡、

数学家华罗庚赴美国考察①，试图学习制造原子弹的

相关理论和技术。他们到达美国后，由于美方的技术

封锁和保密，没能学到与原子弹制造直接相关的技

术。可见，此时国人还缺少大科学工程的观念，仍从

“学好数理化”的角度去理解学习和研制原子弹。

1946年，核物理学家赵忠尧以观察员身份前去参观美

国在太平洋比基尼岛上试爆原子弹，是第一位近距离

观察原子弹爆炸的中国科学家。此时，一系列关于原

子弹的文章和著作相继发表，但限于当时中国的科学

技术水平，这些文章和著作大多属于科普性质。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原子弹也十分关注。毛泽东

在 1946年 8月 6日会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

朗时提出了“纸老虎”论[4]，这有力地打击了当时美

国和蒋介石政府借原子弹给根据地施加压力的企图，

也打破了一些同志对原子弹的恐惧之情。1947年 4月

1日的《文汇报》刊登了《毛泽东论原子弹》，毛泽东

作为一个战略家指出“原子弹完结了。……原子弹不

再会使用在战争中了。它在广岛的伟大爆炸毁灭了自

己。它的成功便是它的死亡”。1947 年 5 月 30 日的

《文萃》杂志中文版全文刊登了《毛泽东论纸老虎》，

毛泽东指出“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

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

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

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

抗战胜利后，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中共中央仍

然拿出资金，选拔资助优秀的知识分子出国深造，为

党的事业和中国的未来发展培养和储备人才，这其中

就包括为了祖国的尖端武器事业做准备。1949年春，

北平和平解放，钱三强就任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被

邀请前往巴黎参加世界和平拥护者大会。钱三强想借

这次机会，托让·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夫妇（以

下简称“小居里夫妇”）订购一批仪器设备和图书资

料，用来做原子物理研究，好为新中国成立后发展核

科技做准备。但仅一台中型回旋加速器的电磁铁的售

价就不菲，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的总值估算在20万美

元。尽管需要如此巨额费用，中共中央仍决定支持钱

三强的建议。中央估计20万美金不是一次使用，因此

先拨出 5万美元给钱三强使用。这番经历，让钱三强

特别感慨，事后用文字记录下来：“这些美元散发出

一股霉味，显然是刚从潮湿的库洞中取出来，不晓得

战乱之中它曾有过多少血与火的经历！”[5]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9年9月27日，第一届全

国政协会议一致通过设立“科学院”，负责管理全国

的科学研究事业。1949年11月1日，中国科学院在北

京开始办公。1950年 8月，成立了中华全国自然科学

专门学会联合会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1951

年底，中宣部成立了科学卫生处，主要负责科学和卫

生方面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

科技力量，使全中国的科技力量能够被充分调动起

来，研制“两弹一星”成为可能。

① 国民政府要求每位科学家选拔两名助手同去，吴大猷带的助手是李政道和朱光亚，曾昭抡带的助手是王瑞駪和唐敖庆，华罗

庚原本决定带的助手孙本旺和徐利治，但是国民政府当局因为徐利治参加了中国民主青年同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进步青年

革命组织）而取消了他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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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两弹一星”精神与“两弹一星”事业相
伴生长

2.1 热爱祖国是“两弹一星”的精神底色

新中国成立后，在海外的留学生争先回国建设社

会主义新中国。新中国成立之初的 6年，从西方国家

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达1 536人，其中2/3是从美国归

国的，这其中就有后来著名的“两弹一星”元勋钱学

森、邓稼先等人[6]。留学生归国潮体现出深刻的爱国

精神。

1950年，年仅26岁的朱光亚拒绝了美国老师的挽

留，与51名留美同学联名撰写了《给留美同学的一封

公开信》，呼吁留美同学回国建设新中国。华罗庚也

在归国途中发表了《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

坚信国外条件再好也不是家园，要回到祖国，建设新

中国。1950年 8月 31日，搭载了 128位留美科技工作

者的“威尔逊总统号”在美国旧金山启航，其中就有

拿到博士学位仅 9天的邓稼先。钱学森原本也打算同

船回国，可他的行李刚搬上船就被扣下来，并被美国

当局软禁长达 5年。1955年 6月，钱学森的一封书信

辗转寄到国内，请求党和政府帮助他早日回国。在党

中央的关怀下，通过多次和美方交涉，1955年 10月，

被非法软禁长达 5 年的钱学森冲破重重阻力回归

祖国[7]。

杨承宗是我国放射化学的奠基人。1951年，杨承

宗在法国跟随小居里夫妇获得博士学位，法国国家科

学研究中心给了他一封聘请信，“年薪为55万5 350法

郎 （1951 年 3.5 法郎约合 1 美元，年薪约合 15 万美

元），另加补贴”，当时法国普通公务员的月薪平均不

到 1万法郎。而他手上的另一份聘书来自中国科学院

近代物理研究所，“（职务）副研究员，（工资）每月

小米 1 000斤”（当时一级研究员工资 1 800斤小米）。

杨承宗根本没有考虑上百倍的待遇差距，反而卖掉了

自己的照相机和手表，用于购置原子能事业所需要的

仪器和图书。杨承宗还带回来小居里夫妇转告毛泽东

的重要口信。回国后，杨承宗把这件事情报告给了中

国科学院钱三强副院长，钱三强很重视这件事情，又

把这件事情向上级汇报，这对党中央的战略决策起到

了很大的作用[7]。杨承宗带领团队解决了放射化学理

论和工艺问题，为原子弹的研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9]。

新中国成立后，除了大批留学生归国，国家也开

始有计划、大规模地培养高端人才。由于美国和西欧

的封锁，我国采用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开始向

苏联和东欧等国家和地区派遣留学生。1951—1964

年，我国共派出留学生 9 594人，其中赴苏联留学的

达8 357人[10]。“两弹一星”元勋王淦昌、周光召、孙

家栋等人都曾在此期间赴苏联留学或进修。当时中国

经济条件非常困难，每名留苏学生每年的花费大约是

由30户农民的全年收入来维持的。尽管苏联的条件比

国内好很多，但跟西欧和美国相比还是差了不少，所

以这些学生在苏联留学的时候都非常努力。他们白天

工作，晚上等苏联的同学和同事下班后，继续利用空

闲下来的仪器设备来做研究。他们怀揣着祖国人民的

期望来到苏联，学成后带着满腹才学踏上了报效祖国

的回国之路。

留学生集体归国是热爱祖国的集中体现。在回国

前夕，陈能宽在给葛庭燧的信中写道“新中国需要我

们加学什么？急需我们回去到如何程度？此二者大可

以影响去留等一切计划也。”当时从美国回中国的轮

船需在海上颠簸一个月左右，王承书因为怀孕不得不

在产后归国，张文裕和王承书夫妇在给葛庭燧的信中

写道“弄点钱，带点仪器和书籍回国”（图 1）。可见

当时科学家们考虑的是如何面向国家需求，服务国家

的科技事业，而其中“两弹一星”是最重要的内容。

2.2 自力更生是“两弹一星”攻关的重要方针

新中国成立伊始，就面临着西方国家的封锁和遏

制。1949年 11月，“巴黎统筹委员会”在美国的提议

下秘密成立，1952年，该委员会设立了专门针对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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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锁和禁运的“中国委员会”。从那时起，西方发达

国家就妄图对我国的科技发展进行封锁[11]。

1949年12月，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毛泽东访问

苏联，提出希望分享苏联的核技术，遭到拒绝[12]。

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多次对我国进行核讹

诈，妄图以原子弹吓倒我们。1952年 6月，苏联再次

拒绝了中国希望给予核武器研制援助的请求。1954

年，赫鲁晓夫访华，又一次委婉地拒绝了毛主席希望

苏联帮助中国研制核武器的请求，他表示新中国当前

的经济和工业实力都无法支撑中国从事核武器的制

造，至于中国的国防安全，只要处于苏联的核保护伞

之下就好了[13]。

1955 年 1 月 14 日，周恩来接见了李四光和钱三

强，讨论了中国研制原子弹的相关问题。随后，毛泽

东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会议，做出了研制原子弹的决

策[14]。 在1956年1月，党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

号召[15]。

1958年5月，毛泽东发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

的号召，一个月后他又强调：“搞一点原子弹、氢弹、

洲际导弹，我看有 10年工夫是完全可能的。”并制定

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总方针[16]。在

此背景下，1958 年，一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科研专

家、技术人员、干部和职工、建设工人和解放军到达

祖国西部，由此拉开了中国核工业的序幕。

中国“两弹一星”研制早期工作曾得到过苏联方

面的支持。1957年10月，赫鲁晓夫为了获得中国政治

上的支持，同意援助中国发展尖端技术，中苏秘密签

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

盟政府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

建立综合性原子工业的协定》（简称《国防新技术协

图 1 陈能宽 1954年写给葛庭燧的信（左）和张文裕1955 年写给葛庭燧的信（右）

Figure 1   Chen Nengkuan’s letter to Ge Tingsui in 1954 （left） and Zhang Wenyu’s letter to Ge Tingsui in 1955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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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1959年，苏联单方面撕毁了《国防新技术协

定》，中止了向中国提供研究核武器的器材及技术。随

后，苏联单方面撤回全部援华专家，中苏关系由此加

速走向破裂。总体上，中国的“两弹一星”研制是在

“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总方针之下进行的。

1971年，杨振宁回国，特地询问好友邓稼先是否

有美国专家参与中国核武器的研究。邓稼先请示组织

后回信杨振宁，指出确实没有美国专家参加过我国任

何有关制造核武器的事[17]。

2.3 攻克科技难关体现出“两弹一星”勇于登攀的
精神

原子弹研制过程中，科技工作者勇于攀登科技高

峰，突破了浓缩铀提炼等关键科技难题。

研制原子弹，第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浓缩铀的提

炼。天然矿石里铀-235同位素含量只有千分之几，所以

浓缩铀提炼的科研任务很重。最开始，苏联给了我国

一些援助。1960年，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后，受影响

最大的就是浓缩铀工厂，整个厂一下子停顿下来。浓

缩铀的提炼有很多紧迫的关键技术：① 氟油的生产。

铀在自然界中仅能以剧毒并具有强腐蚀性的六氟化铀

的形式存在，这对提炼设备所用润滑油的抗腐蚀性提

出了很高的要求。苏联专家在的时候，铀浓缩设备中

使用的润滑油全部是氟油。在生产原料、工艺和设备都

不清楚的情况下，我国科学家仅仅根据国外生产氟油

方法的简要报道，一面不断研究各种工艺流程，一面

调取到全国的石油样品进行试验，经过无数个日日夜

夜的努力，最终研制并生产出氟油，浓缩铀厂的机器就

又能运转起来了。② “真空阀门”。“真空阀门”是一

个代号，实际上是一种耐六氟化铀腐蚀的金属分离膜，

这种膜上面有数百万个超微细孔，孔径达到了纳米

级。这种分离膜能够把铀-235分离出来，进而浓缩至

90%以上，达到武器级。“真空阀门”被称为原子弹当

中最绝密、最关键的一个技术设备。苏联援助中国时

这项技术一直高度保密，苏联专家全部撤走后，分离

膜元件也立即停止供应，我国的数千台级联的分离机

也就成了摆设，被嘲笑是“废铜烂铁”。在没有任何

资料的情况下，吴自良等科技人员根据自己的知识基

础和实践经验，日以继夜地勤奋工作，用遍了各种新、

老方法和工艺条件，终于攻克难关，研制成功了“真空

阀门”，浓缩铀厂正式开始生产[18]。

此外，我国科技工作者还先后突破了“九次计

算”、氢弹构型、高能炸药研制、高速摄影技术和现

场观测等关键科技难题，这些科技难题的突破过程就

是科技工作者不畏艰难、勇于登攀的写照。

2.4 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的大力协同是“两弹一
星”事业的制度保障

“两弹一星”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众多部

门和单位大力协同完成的。作为中国第一个现代大科

学工程，“两弹一星”需要很多部门和很多人员通力

配合。1955年7月4日，中共中央指定陈云、聂荣臻、

薄一波组成中央原子能事业领导小组负责指导原子能

事业的发展工作。1956年4月13日，成立了统一领导

航空和导弹事业的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1956年11

月16日，成立了主管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的第三

机械工业部（后改为第二机械工业部）。1958年 10月

16日，成立了对国防科研工作实施统一组织领导、规

划协调、监督检查的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

1958年 11月 23日，成立了负责统一领导全国的科学

技术事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委员会。1959年

12月 1日，成立了负责全军武器装备研制、试验、生

产统一规划和领导的中央军委国防工业委员会。1961

年11月29日，成立了直接管理二机部、三机部和国防

科委的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由于“两弹一星”需

要协调众多人力物力，所以上述众多机构之间的相互

配合成了一个重要问题。在我国“两弹一星”研制的

关键时刻，1962年 11月 17日，根据党中央关于加强

对原子能工业领导的决定和毛泽东主席的有关批示，

正式成立了周恩来总理担任主任委员，7位副总理和7

45



“两弹一星”精神与人物

 | 2025年 · 第40卷 · 第Z2期

位部长担任委员的中央 15 人专门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央专委”） [19]。中央专委的每次会议都针对具体

的问题，也会直接召集与具体问题有关的机构及人

员，及时协调和解决困难和问题，有力地推动和保障

了“两弹一星”事业的成功。

“文革”期间，大部分科技事业受到了破坏和冲

击，在周恩来、聂荣臻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纠正下，

一些科技事业，尤其是国防科研事业在“文革”中受

到的冲击相对较少。1966年 8月，聂荣臻在第五十五

次中央军委常委会上提出，导弹和原子弹实验基地任

务很重，应推迟进行“文化大革命”，只进行正面教

育。1967年 3月，聂荣臻在《关于军事接管和调整改

组国防科研机构的报告》中提出“现在国防工业部的

各研究院和中国科学院承担国防科研的各研究所，大

多已瘫痪，研究工作停顿，三线建设问题很多。这种

状况十分不利，必须迅速改变。为此，建议由国防科

委组织人员迅速对这些单位实行军管，以恢复科研工

作”，毛泽东批示“照办”。1967年9月20日，聂荣臻

签发《关于国防科研体制调整改组方案的报告》，建

议将国防科研力量进一步组织起来，成立导弹、人造

卫星、核武器、飞机、舰艇、常规武器，以及新材

料、光学等 18 个国防科技研究院，毛泽东批示“照

办”。1969年8月，周恩来主持召开国防尖端科研会议

指出，要想尽一切办法使尖端科研不受干扰，不受

冲击[20]。

“两弹一星”事业是一项大科学工程，是全国众

多科技工作者大力协同的结果，23位功勋卓著的“两

弹一星”元勋是其中的杰出代表。1986年 7月 17日，

在医院接过了全国劳模证书和奖章的邓稼先说：“核

武器事业是成千上万人的努力才取得成功的，我只不

过做了一小部分应该做的工作……”12天后，邓稼先

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于敏也曾说过“搞氢弹是很难

的事情，它牵扯到科学、技术和工程各个方面，所牵

扯的学科很多”。林俊德、王永志、王守武、夏培肃、

张存浩、黄祖洽、葛昌纯等众多科技工作者，都在自

己的学科方向上为“两弹一星”事业作出了巨大贡

献。实际上，有一大批这样的科学家、工程师、技术

员乃至解放军战士，在大力协同的精神号召下，为

“两弹一星”事业献出了汗水、智慧甚至生命。

2.5 艰苦奋斗体现了“两弹一星”创业者的决心和
毅力

“两弹一星”研制时期，限于国家当时的经济条

件，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两弹一星”的研制基地主

要在祖国的西部高原大漠中，盛夏时地表温度超过

50℃，严冬时气温低至−30℃。1959 年 2 月，来自全

国各地的 2 000多名转业干部、解放军战士与技术工

人，冒着风寒到达青海金银滩基地。刚刚到达基地的

时候，创业者们只能住在帐篷里，早晨起来头上结满

了白白的一层霜，被子上面一层沙土，脸盆里的水冻

成了冰。正是在这种重重困难的艰苦条件下，“两弹

一星”事业的创业者们奋斗不止，在一片荒凉的条件

下，打造起中国的核工业。

在1959—1961年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苏联专家撤

走，研制人员忍着辘辘饥肠做核爆试验，靠一台手摇

计算机，夜以继日地对海量数据进行原子弹方程的理

论演算。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研制人员克服了各种

难以想象的困难，艰苦奋斗，顽强拼搏，成就了伟大

事业，显示了中华儿女自立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决

心和毅力[21]。

2.6 从“在干什么”“想干什么”转向“该干什
么”，深刻体现出科技工作者的无私奉献

“两弹一星”科技工作者的无私奉献更重要的是

体现在研究志趣和国家需求相冲突时，毅然改变研究

方向，转向国家需求。于敏曾表示“搞氢弹不太符合

我的兴趣，但是爱国主义压过兴趣，所以我当时就答

应，好，我去转！”何泽慧也说过“我们对这些（研

究原子弹）不感兴趣，倒是真的有什么新的发现，这

倒是有兴趣。”由此可见，对于理论科学家来说，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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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的基本原理早已公开，这些科学家感兴趣的是继续

研究新理论，探索世界科技前沿，但是在国家需求面

前，他们放弃了对科学前沿的追寻，转向了国家需

求。正是有于敏、何泽慧等一大批科技工作者，在自

己的研究兴趣和国家需求出现不一致的时候，义无反

顾地放弃了自己原有的研究兴趣，选择面向国家需要

开展研究，从“在干什么”“想干什么”转向“该干

什么”，深刻体现出了科技工作者的无私奉献精神。

核物理学家王承书三次改变研究方向，将毕生精

力都献给了我国“两弹一星”事业。1956年王承书返

回祖国。1958年，我国筹备建设热核聚变研究室，王

承书“急国家之所急”，在这一全新的领域里默默奉

献。1961年 3月，钱三强找到王承书希望她能再次转

行，解决原子弹中浓缩铀的生产问题，王承书依然只

是安静地回答一句“我愿意”；从此放弃了之前在物

理学领域取得的所有成绩，隐姓埋名，彻底从国际物

理学领域消失。1964年，王承书又用一句“我愿意”

第3次改行，承担起国家交付的重任，继续隐姓埋名，

从事同位素分离研究。王承书在回忆自己的一生时曾

言：“事业占据了我整个生命的 2/3，为此，我失去了

一个女人应该给予家庭的一切。但我从不后悔。”[22]

黄耀曾是我国著名的有机化学家，1950年起便一

直在中国科学院有机化学研究所工作。1958年，黄耀

曾致力于对金霉素的合成，并提出了合成设想。20世

纪 50年代末，为了服务“两弹一星”，黄耀曾不得已

必须放弃金霉素合成研究，他感慨道：“叫我停止金

霉素的工作，好比我死掉了一个儿子！”[23]但即便如

此，他依然还是放弃了自己心爱的领域，带领中国科

学院有机化学所 2/3的人员转行，全力开展“两弹一

星”国防科研任务研究，突破了氟油盒塑料粘结炸药

等技术难关，为国家安全作出了重大贡献。

3 “两弹一星”精神的时代价值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科技工

作者，采用“任务带学科”的方式“向科学进军”，在

取得“两弹一星”等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基本形成了

学科门类齐全、布局合理的科学技术体系。与此同时，

“两弹一星”精神也奠定了新中国科学事业精神的体系。

1986年3月，4位“两弹一星”老科学家王大珩、

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提出的《关于跟踪研究外国

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得到了邓小平同志高度

重视，国务院随即制定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

要》，即“863”计划。1992年 9月，中央决策实施载

人航天工程，并确定了我国载人航天“三步走”的发

展战略，王永志、戚发轫等“两弹一星”事业中的众

多年轻科技工作者成长为载人航天工程的领军人才。

每一次载人航天发射成功，航天员和载人航天工程指

挥人员都会向“两弹一星”老科学家汇报。深刻体现

出了中国科技事业发展过程中的不断传承，这种传承

体现在3个层次，① 科技能力的传承，通过“两弹一

星”事业我们积累了大量科技经验，奠基了新中国的

科技体系；② 科技人才的传承，这里面也深刻地体现

出了老一辈科学家育人的精神；③ 在科技攻关过程

中，我国科学家精神的不断传承和发展。2011年 1月

26 日，习近平看望孙家栋院士指出，“‘两弹一星’

精神激励和鼓舞了几代人，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

富。广大航天工作者培育和发扬的‘特别能吃苦、特

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载人航天精

神，是‘两弹一星’精神的延续和发展”[24]。

1997年4月，3位“两弹一星”老科学家杨嘉墀、

王大珩、陈芳允提出《我国月球探测技术发展的建

议》。2004年1月，中国绕月探测工程获批立项。2020

年11月，嫦娥五号成功发射，在月球正面预选着陆区

着陆并成功携带月球样品返回地球。习近平总书记在

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贺电中提出了“追

逐梦想、勇于探索、协同攻坚、合作共赢”的探月精

神。探月精神，既是“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

神的传承，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两弹一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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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的发展。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我国自行研制的世界上第 3

个成熟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2020年6月23日，我国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建成。新时代北斗精

神的内涵是“自主创新、开放融合、万众一心、追求

卓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26年来，参与北斗系统

研制建设的全体人员迎难而上、敢打硬仗、接续奋

斗，发扬‘两弹一星’精神，培育了新时代北斗精

神，要传承好、弘扬好。”[25]

2020年 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指

出“科学成就离不开精神支撑。科学家精神是科技工

作者在长期科学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科学

家精神的主要内容包括“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爱国

精神；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追求真理、

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淡泊名利、潜心研究的奉献精

神；集智攻关、团结协作的协同精神；甘为人梯、奖

掖后学的育人精神。”这其中的爱国、奉献、协同和

“两弹一星”精神有很高的重合度。“两弹一星”事业

是科学工作者长期科学实践中重要的一环，“两弹一

星”精神是科学家精神形成的重要源泉。

4 结语

“两弹一星”精神萌芽于新中国诞生之初，在世

界第三次科技革命和冷战背景下，有着深刻的历史内

涵。“两弹一星”精神以热爱祖国为底色，与“两弹

一星”事业相伴生长。通过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的

大力协同，一批科技工作者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无

私奉献，勇于登攀科学高峰，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重要

成就。“两弹一星”精神支撑了“两弹一星”成就的

取得，奠定了新中国科学事业精神的体系，是科学家

精神的重要源泉，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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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ation process and contemporary value of 

“Two Bombs and One Satellite” spirit

WANG Gong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Natural Science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90, China）

Abstract The spirit of “Two Bombs and One Satellite” is the first great spirit to be included in the spiritual pedigree of Chinese 

Communists. The spirit was formed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hich faced foreign blockade and containment just after its 

founding. The spirit grows together with “Two Bombs and One Satellite”. On the one hand, the spirit comes from the specific practice 

of “Two Bombs and One Satellite”; on the other hand, the spirit also supported the achievement of “Two Bombs and One Satellite”. 

The spirit promotes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pirit of scientists, establishes the system of the scientific spirit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precious spiritual wealth has important contemporary value.

Keywords “Two Bombs and One Satellite”, the spirit of “Two Bombs and One Satellite”, the spirit of scientists,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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